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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从欧洲旅游归来，乘出租车来到父亲的郊外别墅。
一个浅黄头发的陌生姑娘在花园里玩耍。父亲在书房里，看上去很疲
惫。父亲说他已决定离开研究所了，只做顾问。他希望艾伯特能接替他的工
作。艾伯特对此大为惊讶。父亲的研究小组一直从事核酸的结构分析和遗传
密码的破译工作，成绩不俗。父亲总是拼命工作，尤其是在母亲去世以后简
直到了发狂的地步，常常一连好几个昼夜都不离开实验室。父亲怎么会突然
想到退休呢？
艾伯特问起花园里的那个姑娘是谁。父亲说她是老朋友埃利温·沙乌
里的女儿，叫米吉娅。沙乌里夫妇在一次空难中死去了，他就把姑娘接来，
只告诉她父母要在澳大利亚考察几年。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说话。艾
伯特发现父亲一直忧虑地凝视着米吉娅，也许是姑娘的命运使他不安。
艾伯特来到实验室。研究所的伯克霍夫教授建议他从事确定男女性别
的Ｘ和Ｙ染色体的结构分析。工作很复杂，但也有某些已知的东西。研究的
主要方法是进行人工突变，借助氮蒽类化学诱变物质在遗传物质中实现这种
突变。然后把突变体放在“生命的摇篮”里进行培养，在那里经过１０到２
０次细胞分裂，才可以确定未来生物体的性别。艾伯特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找
到答案所需的时间。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要完成这项工作，
整整一生都不够用！
晚上艾伯特来到父亲的书房，告诉他自己最近遇到的困难。父亲的神
色变得严峻起来，甚至带有敌意。父亲认为这是个毫无希望的工作，根本不
值得为它花费时间和精力。艾伯特对父亲的态度感到疑惑不解，父亲毕生从
事的不就是这个课题的研究吗？而且他已经仔细地研究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
构。父亲告诉他，从道德的观点看，存在着许多完全不应该研究的问题。
离开书房，艾伯特在花园里碰到了米吉娅。艾伯特发现她是个可怜却
又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她的家在卡勃列。她告诉艾伯特有个霍尔什先生经常
去那儿，像是个医生，每次去总是给她听诊、叩诊，有时还抽她的血作研究。
她非常讨厌那个家伙。
艾伯特重新装备了父亲的实验室，根据需要添置了质子加速器，可以
对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分子中的任何核甙酸质子进行撞击。设备准备齐
全后，实验室的工作立刻紧张起来。过去在他父亲那边工作的助手也陆续加
入了研究。他们都是些十分可爱且精力充沛的人，尤其是物理学家克列姆佩
尔和数学家古斯特有些像哲学家，他们不断让理论摆脱僵化状态，使其充满
活力。初步的实验证明，分辨未来的生命体的性别并不在核甙酸的能级上，
而在更深处，可能是在五碳糖和磷酸链中原子的排列顺序上。有几次他们通
过突变改变了Ｘ和Ｙ染色体，也就是使性别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但为什么会
得出这样的结果，谁也弄不明白。不久，工作又进入一般状态：做实验，收
集资料，没有更大进展。
艾伯特很明显地感觉到，父亲对他所进行的工作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



某种消极的对抗。父亲不仅对他的研究不感兴趣，而且每次他想问些问题时，
父亲总是像猜到了他的心思似的，不是把话题扯开，便是打发他离开书房。
父亲却更乐意接待各种反战组织的个人和团体。父亲曾经一直是个回避任何
思想冲突的大学教授，如今却突然间对政治感兴趣起来，艾伯特实在有些搞
不懂了。
有一次父亲对艾伯特说，科学家总是虚伪地保持中立，当突然发现他
们的研究成果被用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人时，他们会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
子。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傻瓜，似乎连最简单的事情，他们的研究和发现将会
引起什么后果，都不能预见。他们利用卑鄙的手段不使自己成为同谋犯，而
把罪责推给那些并不高明的政治家。父亲说，如果有人把武器交给疯子，那
么对后果负责的应该是他本人，而不是疯子。
艾伯特渐渐明白，父亲认为对人的Ｘ和Ｙ染色体的研究是一项有害于
人类的工作。
这天艾伯特回家比往常早了些，米吉娅从屋里跑出来。她惊慌地告诉
艾伯特，那个霍尔什先生正在和父亲谈话，他想把米吉娅带走，说是要搞医
学研究。
书房里传出父亲和另一个人嘶哑刺耳的声音，两人似乎在争吵。艾伯
特推门进去，父亲脸色苍白，坐在摇椅上，身旁站着一个高个子、黄脸、大
颧骨、长着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的男人，他就是霍尔什先生了。父亲向艾伯
特介绍，霍尔什是他从前的学生和朋友。霍尔什一听说是艾伯特，猛地跳了
起来，一把抓住艾伯特的手臂，不知从哪里掏出听诊器、额镜和放大镜，精
神立刻变得有些狂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取指血的工具，嘴里喃喃地说着
什么，要来取艾伯特的血。艾伯特一把抓住霍尔什的衣襟，用尽全力把他推
出了门外。他回到书房，看见父亲非常不自然地半躺着，双目紧闭。艾伯特
抓起他的手，发现他的双手已经冰凉了。
一个月后，艾伯特的工作仍旧没有多大进展。伯克霍夫教授认为研究
小组需要一个好顾问，他提到艾伯特的父亲曾经有个非常有才华的学生，好
像是叫霍尔什，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艾伯特的心一下子抽紧了。他决定到霍
尔什那里去同他谈一谈，搞清楚他对自己和米吉娅的态度，他同父亲究竟有
些什么分歧，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艾伯特驱车来到卡勃列小镇，碰上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神甫。他向神甫
打听沙乌里家的情况。神甫告诉他，米吉娅其实是一个弃婴，１６年前被两
位年轻的先生送到沙乌里家。神甫赶到沙乌里家，想给孩子做洗礼，却遭到
其中一位先生的拒绝，他说：“给那些上帝生的孩子洗礼吧，她是人生的。”
米吉娅就这样没受洗礼。半年前有位好心的先生来把米吉娅带走了。沙乌里
夫妇则去了澳大利亚，他们因为扰养了这个姑娘而得到一大笔钱。艾伯特又
问起霍尔什。神甫有些愤怒地说，就是这个霍尔什先生不让给孩子做洗礼的，
他是个非常可恶的人。神甫还告诉艾伯特，霍尔什就住在附近的圣季卡的林
中庄园。
霍尔什的宅第是一幢巨大、阴森的老式两层楼房，四周是半倾倒的铁
栅栏。
艾伯特走进院内，按了门铃，但没人应声。艾伯特从车上拿了手电和
改锥，爬上了屋顶，用改锥撬开天窗，钻了进去。他来到楼下，发现了一个
宽敞的大厅，看上去像是个实验室。这里有超速离心机、电子显微镜、色层



分离塔和测量仪，比研究所的设备要好得多，质量也高得多。
艾伯特在书桌的一角发现一张不大的相片。他吃了一惊，因为这是他
母亲的相片，和父亲书桌上的那张一模一样。为什么它会在这里？也许那时
候父亲和霍尔什同时爱上了母亲，而她选择了父亲，结果永远破坏了师生间
的合作这里一定有秘密，艾伯特却无法找到谜底。
艾伯特在书桌旁的安乐椅上坐下，手里握着母亲的相片。
他对母亲的印象十分模糊，父亲很少向他谈起母亲，回答有关她的问
题时，他只是重复道：“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名字叫索利维伊格。”艾伯特思
想一片混乱，他感到很疲倦，不知不觉睡着了早晨，强烈的阳光透过宽大的
玻璃窗，直射到艾伯特的脸上，他更清楚地看到眼前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实验
室。绕过做化学实验的地方，他发现屋角有一个由玻璃和镍制成的仪器。仪
器正中的瓷板上装着一个椭圆形容器，四周连着无数玻璃管和橡皮软管。精
致的不锈钢中心容普通过许多细小的玻璃管道弯弯曲曲地与其他设备相连，
形成一个统一的网络。
各个玻璃容器上都有标签，写着：“营养物质”、“酶”、“核糖核酸”、
“三磷酸腺甙”等。艾伯特完全明白了，这就是科学家们称之为的“生命的
摇篮”的复杂而灵敏的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在实验室里人工制造生命。
这种系统最大限度地模仿了自然界生命体形成的条件。仪器体现了科学在高
等动物胚胎学和生理学上的一切成果，可以对各个部件的机能进行自动调
节。
艾伯特的目光落到角落里的一个小铁箱上。起先他以为这是个仪器。
他端起箱子，打开箱盖，发现这是一只用来存放文件的普通箱子。他下意识
地朝箱子里一本绿色硬皮封面的记事本看了一眼，不禁心头一颤。本子右上
角一张白色标签上用粗大的字体写着：“索利维伊格，５号变体。”这是什么
意思？艾伯特打开本子，发现每一页上都是一串串数字。数字写成两行，上
面一行只是０和１的不同排列；下面一行是２、３、４、５的离奇组合。这
是遗传密码！艾伯特的脑海中迅速闪过这个想法。１和０是五碳糖和磷酸链，
而２、３、４、５则是碱基——鸟嘌呤、腺嘌呤、胞嘧啶和胸腺嘧啶。
艾伯特在箱子里又发现了一个小塑料盒，里面装满了照片。起初是单
一细胞的显微照片，然后细胞不断分裂，形成团粒，团粒扩大开来，变成大
的胚胎艾伯特急速地向后翻，出现了婴儿的形象，孩子渐渐长大艾伯特突然
停住，感到不能再继续看下去了。他紧闭嘴巴，把手伸到盒底，抽出最后那
张照片。上面竟是一口棺材，鲜花丛中，露出一张死去的妇女的脸他手中拿
着的竟是他母亲的照片。
艾伯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离开霍尔什的庄园回到家的。
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数字、仪器和照片，他感到自己精神被彻底摧垮了。
克列姆佩尔和古斯特来看望他，兴奋地告诉他，他们已经分辨出Ｘ和Ｙ染色
体的分子结构，他们认为父母们可以有一个理想的家庭结构，而政府则会有
一个稳定的人口结构了。艾伯特痛苦地想：对人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以及对人的神秘本质的结构研究，将使生活失去魅力。人们被剥去外皮相互
展现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犹如一具具解剖用的尸体，甚至只是一个由已知其
成分的蛋白质分子群粘合而成的个体。他记起了父亲临终前说的话：“不作
出发现，更是双倍的功绩。”此刻他才明白父亲所说的关于科学家对自己的
发明后果应该负责的话是多么正确。



霍尔什又出现了，他显得衰老不堪。艾尔伯责问他为什么做这种惨无
人道的试验，用这样的手段制造生命。霍尔什的回答让艾伯特震惊：人们制
造原子弹、氢弹、飞机、导弹和能致人死命的病毒，他们是在制造死亡。而
他和艾伯特父亲当时则是要抵制那种想利用科学发明来消灭一切生命的疯狂
企图。他们发誓要使人类能长生不老，来同仇视人类的疯子们作斗争。他们
决定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写成一部著作，记下人类长生不老的公式。他们成功
地按同一公式培育了几个孩子，索利维伊格是第五个，其余几个出生不久就
死了。索利维伊格活了２１年。艾伯特父亲和她相爱并结了婚。艾伯特父亲
婚后就停止了这项工作，开始采取其他方法来为人类的永生而奋斗，他成了
世界人民保护人类反对核战争委员会的成员。
说到这里霍尔什表现出非常不满和无奈。
霍尔什见艾伯特沉默不语，便问道：“您发现没有，米吉娅非常像索利
维伊格？”艾伯特脑子轰地一响。霍尔什告诉他米吉娅是６号变体。这声音
深深地扎进了艾伯特的心房。生活为什么这样残酷，科学为什么这样无情。

电子谋士

阿·德聂伯洛夫

话题转到了现代技术的无限可能性，从水箱和汽车开始，接着逐渐转
到了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可控炮弹。在场的每一个人谈起来都象是一个大
专家似的。虽然他们所谈的一切，全来自星期日报纸带插图的副刊。
当然，缺了关于控制论的谈话是不行的。不知为什么，人们是那样悄
声细语地、胆怯地和神秘地谈起了这门新的科学，如同五十年前谈论催眠术
和一百年前谈论幽灵一样。
但是，控制论是存在的，这样的机器也是存在的；意识到这一点，渐
渐地使交谈者们有了勇气。

“我们在制造它们，我们，”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淡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男
人兴奋地小场说道。他把两手向前一伸，叉开了粗胖的手指。“你看，所有
这些手指都有红色的斑点。这是由于锡的缘故。我们从早到晚忙着焊接这些
该死的机器。那里有多少导线、喷灯和杂物呵！你往里看──一个大的无线
电匣子。请你想象一下吧，这一切可是在工作的！了不起的技术装置！它可
以击落飞机，甚至能为一个男人选择生活的伴侣。”

“一点也不新鲜，老兄，你这已经是旧闻了！”一个脸色阴沉地秃顶的流
浪汉，五指无意识地摸着肮脏的油布，嘎声说道：“这玩意儿不仅能为男人
选择伴侣，还能选州长哩！一九五二年，一个名叫‘尤尼瓦克’的电子骗子
为密苏里州选了一个州长。这可是比你说的更重要一些罗，因为是选当官的
呵！”

“真的，据说，警察局也有这种机器，它能预先知道孩子们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进行抢劫。据说，小家伙们一去作案，在某个地方就有人等着这些
老兄了。”一个带黑眼镜的行迹可疑的家伙，由于胆怯而犹豫了一会儿，嘿



嘿笑着尖声说道。
“对，有这样的机器。而且，审判和追捕也是用这样的机器装备起来的。
好一番情景！这部机器提出了某些糊涂的问题，你说的回答只能是‘对’或
者‘不对’；鬼知道哪里该说‘对’，哪里该说‘不对’！尤其是，它会问你：
‘你曾想到月球上去游历吗？’或者：‘你在童年时代让狗咬过吗？’当你
对这许多问题不恰当地胡乱说出‘对’和‘不对’的时候，机器就说：‘给
他戴上手铐吧！他已被判处十年苦役。

’这算怎么回事！这一切会把我们引向毁灭的。”秃顶的单身汉接着说道，
“这样机器不要多久就会整个取代我们。它们将代替我们生活；它们会喝啤
酒，会看电影。一切它们都将自己来做⋯⋯”

“聪明的机器。天才的机器。它们在地球恢复了幸福生活和秩序，消除
了混乱，使生意兴隆。”一个有学问的酒徒激动地朗诵起来。他那件燕尾服
不知怎么竟没有卖了喝酒而继续穿在身上，这使得他在那群流浪汉里显得出
众。

“你说什么？消除混乱，生意兴隆？哈哈！先生，你是不是以为在你面
前的，都是一些黄口小儿？可是，你从电子骗子那里所得到的知识，并不比
我关于蛙的家族的知识多。那是什么时候也不会有的，也别指望会有的。”
一个笨拙的大高个儿诚恳热烈地说着。他有一张长着很多棕色硬毛的红脸，
讲话之后，用手掌很有意味地擦了擦满是汗水的脖子。

“因为一台没注册的无线电发送机，人们已经对他作了罚款的处分。”戴
黑眼镜的人嘿嘿笑着说。

“说不定为了一些烧坏的灯泡的交易，人们已经让他坐了两个月的班房
呢！”

“你们弄错了，先生们！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些该死的机器出了什么事了，
那我很清楚：它们是有毛病的。”

“哎呀！好象他们把他也搅进某个肮脏的案子里去了。”秃顶的酒徒活跃
了起来。

“比这更坏！”红脸的主人忧郁地说道，靠着大伙坐下了。“我的名字叫
罗伯特，你们可能听说过了吧？有一天，他们让我在影片中出现了。”

“没有，没听说。”那个知识分子说道。
“这不要紧。现在，我对这些电子机器半点也不相信；人们关于它们所
说的那些话里面的真理，并不比星期天讲经中的真理多。”
罗伯特十分晦气地顺了一下自己的鬓角。
“喂，你来讲讲，它们对你怎样？”戴黑眼镜的人颇有兴趣地说道。
“在我们的极幸福的国家里有一种工业公司，它出于个人的需要为许多
电子机器登广告。可以说，日常生活中的电子机器，能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变
得轻松愉快。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你翻快报纸读道：‘亲爱的先生，如果
您在社会上需要一个好的交谈者，如果您感到孤独而需要一个生活的伴侣；
如果您需要有益的忠告；如果您想使自己动摇了的事业重归正道，那就给我
们写信吧！克鲁克斯兄弟和优秀的工程师们的组织会为您效劳。您说出自己
的要求，我们就照您的定货制造出您想要的电子机器。
它能够填补您的个人生活中的任何空缺。它便宜、可靠，又带保险。
我们等待您的定货。克鲁克斯兄弟公司敬启’。

“当我见到这份说明的时候，我还有钱，这些钱，足够安排一个独身青



年的体面生活。于是，我考虑起来，做了这样的推断：电子机器能为你物色
一个伴侣；机器会选出一个州长；机器能捉小偷，会创作受人欢迎的影片。
大家都在这样谈论着：这是电子计算机做出来的；这没有电子机器就不成；
这只有电子机器才会做出来。简单地说：电子机器——这是某种类似阿拉丁
那样的东西。

“就在这些胡说八道的影响之下，我决定给克鲁克斯兄弟写信。我的要
求非常简单；我想有这样一架电子机器，它能在金融业务方面给我以开导。
我想发财。就是这些。

“你猜怎么样？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辆载重汽车开到我在九零五号大
街的住所。
车上装着许多大箱子。在钉得很牢的箱子里装着一个象钢琴似的东西。
有两个人走到我跟前来。‘罗伯特住在这儿吗？’‘住在这儿。’‘你定了一批
关于金融业务机器的货吗？’‘定了。’‘请吩咐一下，该放在哪儿？’“我把
大家带到自己的房间。他们把‘钢琴’也搬了进来。‘多少钱？’我问。

‘一万元。’‘你疯了！’我吼叫了起来。‘不，先生，这是它们的价格。
不过，钱我们先不拿，等你认为机器使你满意了，那时你再交吧！’‘那好，
就放在这里吧。
现在，你来教教我，该怎么使用它。’‘很简单。在这部机器里，除了
分解示意图外，还装有四个无线电收音机和一个电视机。这些装置将昼夜不
停地收听收音机广播。
你每天得把三张最新的报纸放进键盘下面的长方形槽。这时，机器就
会在精细分析的基础上，把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情报向你说出。’‘好。可是
金融业务究竟怎样呢？’我问。‘在一周时间内，机器会为分析整个金融情
况而集中精力进行思考。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的事业了。你注意这个带
数字的键盘，那上面一共有五个音区。
最上面那个对着十万元，下一个对着一万元。以下类推。我们假定你
想拿出五千元钱投入流通。你拨一下键盘上的这个数字并踩一下踏板。从旁
边的槽会爬出一个带着引好的忠告的纸带。它根据你所投入的金钱的数目，
指示你，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你该干什么和怎样去干。’你们看，这
再简单不过了。大伙把‘Ｓ·摩登１号’安置下来，把插头接上电路网，就
走了。”

“什么叫‘Ｓ’？”一个人问。
“它的意思是——‘电子谋士’。老实说吧，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直到
过了一周。
每天，我都照例把三张报纸塞进‘钢琴’，惊异地谛听着，纸怎样在里
面沙沙作响，报纸怎样从后面徐徐爬出。报纸掉转头跳了出来。电子骗子从
头到尾读完了它。
只听那里面象蜂房一样发出嗡嗡和飒飒的声响。末了，我期待已久的
一天来到了：我的‘谋士’获得了足够数量的情报。

“我走到键盘前，想了好久，当然啦，我不是那种蠢人，肯一下子把一
大笔钱投入流通。所以我胆怯地按了一下上面写着‘一元’的键钮。随之，
用脚踩了一下踏板。你猜怎么样？没等我明白过来，就从旁边的槽里爬出了
一个电报纸带，上面有这样一段话：‘晚上七点钟，到九十五号大街拐角和
第八林荫大道，在‘宇宙’酒店用啤酒款待杰克·林登。’我照这样做了。



我不知道杰克·林登是谁；但是，当我走进酒店的时候，听见一片喧嚷，可
尽是谈她的：‘杰克·林登是幸运儿’呀！‘杰克·林登是年轻人的灵魂’呀！
‘杰克·林登是个好人’呀！⋯⋯过了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大伙为什么奉
承他。原来杰克·林登从他的一个澳大利亚亲属那里得到了一笔遗产。他站
在酒店的柜台前面，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我走进他，说：‘先生，请接受
我敬你一杯啤酒。’没等回答，我就把价值正好等于一元钱的一品脱啤酒举
到他面前敖芸恕ち值欠浅８卸�Ｋ�当�遥�槐橐槐榍孜业乃ḿ眨徊⑶遥�
诎岩徽盼逶？
钱的钞票塞进我的口袋里之后说道：‘在这些专会巴结奉承的狐群狗党
中间，我终究遇到了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拿着吧！我的兄弟，拿着吧！不用
客气。这是为你的善良的心灵而给你的。’“我双眼含着感动的泪水离开了‘宇
宙’酒店。这个骗子‘Ｓ·摩登１号’是个多么聪明的东西呵！它真让我高
兴。

“初次业务实践之后，我对机器的信任明显地增长了。下一次，我投进
五元钱。
机器建议我购买五把伞，并且照它所示的地址，把它们送到高利贷者
那里去。高利贷者的老婆一把从我手里抓过那些伞，付给我二十元钱。在她
的寓所里，天花板下面的水道管子全裂了，但自治市政局不给维修，因为住
户们没有交房费。

“我用下面的办法把一百五十元钱变成了四百元钱。机器吩咐我到中心
火车站去，在开往芝加哥的快车前面卧轨。需要说明一下，在决定走这一步
之前，我踌躇了好久；但是，我还是卧了轨。电子机车呜呜地鸣着响笛从你
头上开过的时候，是不会好受的！
两阵铃响之后，机车发出了信号，我还在铁轨上卧着。警察跑来了。‘起
来，无赖！为什么卧轨？’我继续躺着不动；可自己那颗藏在上衣下面的心
却快跳出来了。他们拖我起来，我执拗不肯。他们开始用脚踢我，我就用两
手抓住铁轨。‘扔开这个傻瓜！’机车司机大声叫着：‘火车已经为他误点五
分钟了！’“几个人猛地扑过来，抓起我就送到了车站警察分局。清瘦的警察
局长罚了我正好一百五十元钱。‘怎么！’我想：‘这是怎么搞的？Ｓ·摩登
１号！’“我象一只挨了打的狗一样离开了警察分局。忽然，一群人一把我围
上：‘就是他！’他们喊叫着，‘就是他！把他抬起来！’‘为什么？’我问，‘我
做了什么事？’‘假如没有你，我们大家就成了碎末了。’‘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开往芝加哥的火车给截住了，当时，在站房外面，一条铁轨正被拆
除。要是我们的火车在五分钟之前走上那条铁轨，那⋯⋯我们的救命恩人万
岁！’这时我领会过来了，就说：‘夫人们和绅士们，万岁——这当然好；可
我为了自己的英雄行为却被法了一百五十元⋯⋯’我说了这一席话之后，周
围那些人就开始往我衣袋里塞钱。到家后，我数了一下，四百元整，毫厘不
差！我亲热地抚摸着‘Ｓ·摩登１号’的两边，用抹布擦掉上面的尘土。

“下一次，我放进了五百元，踩了一下踏板。电子机器的忠告是这样的：
快穿戴一新，到布鲁克林桥那儿去跳河。

“经历过中心火车站的事件之后，我已经什么也不怕了。我在第五林荫
大道上找到了卖现成外衣的商店，我买了一件最阔气的穿上了，就去跳河。

“当我探身弯过桥上的栏杆的时候，我看见，一片漆黑之中，流着我们
有名河流的肮脏的河水。我不寒而栗。这比躺在火车下面还要可怕。然而，



现在我无限信赖自己的机器，于是使劲闭上眼睛，冲了下去。
“就在这时，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穿过闭上的眼脸，突然我觉
得有一束强烈的光线向我袭来，过了几秒钟，我碰到了一个柔软的有弹性的
东西，接着，我跳了起来，之后，又落到那个东西上面去了。随后，我就停
住不动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我是躺在一只搭挂在桥柱之间的小小的
网子里。许多术刺眼的探照灯光，从桥下朝我射来。在那些探照灯旁边，现
出一些人的身影。其中有一个人用扩音器喊话说：‘好样的，真棒！爬过来
吧！’“他们把我拉了上来，并向我祝贺。这时，一个人走过来，递给我一小
包钱。‘嗨，’他说，‘这是你所得的。一周后你到‘矮人’电影院来看你作
为自杀者参与演出的影片吧！这里先付给你一千五百元，其余的五百元，影
片放映后你再领取。’“在这一周之间，‘矮人’电影院放映电影，我每场必
到，我看见了自己作为一个自杀者在银幕上的形象。但是，这样一来，那五
百元他们就不给我了。他们说：‘这笔钱正好顶上我看自己所花的费用。’“过
不多久，克鲁克斯兄弟公司的代表们来我这里，我就高兴地把自己购买电子
机器的那笔款子还清了。打这时起，电子机器就成了我的所谓‘肉体和灵魂’。

“我实行的下一步行动，是遵照电子机器的忠告，同靠近林荫大道的一
个老夫人结婚。结婚耗费了我一千元钱。五天之后，老夫人死了，给我留下
一张五千元钱的支票。
我让这笔款子变成了内华达州的一个荒废了的旧畜牧农场。为此，一
周后，我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万五千元钱的补偿。我用这一万五千元从一个
加拿大人手里买进一些太平洋的螃蟹，我立刻把这些螃蟹以两万元的价钱转
卖给‘利茨’饭店。我的这些螃蟹，由于某种奇迹而成为所有品种中放射性
污染的剂量唯一没有超过准许标准的。

“在这一切成功的行动之后，我决定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且说有一天，在预先祈祷过上苍之后，我倾自己当时之所有，拨了忠
告者键盘上的五位数字，踩了踏板。什么时候我也忘不了那个夜晚。

“不知怎的，纸带半天没有出现。后来，纸带的一端闪现了一下，马上
就消失了。
机器里发出嗡嗡声和锉牙似的声音。而后——当我已经开始失去耐性
的时候——写有忠告的纸带出现了。忠告的内容，我将在就木之前才会明白：
‘把你所有的钱都投进壁炉里去！’“我搔了老半天的后脑勺。依从还是不依
从这个忠告呢？我实在太信赖这个机器了！所以，在沉思良久后，还是解开
了装着我的所有积蓄的小包，点着了壁炉，把那些钱付之一炬。我贴着机器
坐了下来，瞅着我的那些血汗钱怎样化为灰烬。我激动地等待着，我的聪明
的电子骗子，根据它对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分析照例为我准备好的奇迹，马上
就要出现了！我甚至还用树条搅动搅动灰烬。可是，奇迹并未出现。‘会出
现的！
一定会出现的！’我在屋子里神经质地搓着双手，想道。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奇迹还是没有出现。我困惑地站在自
己的‘钢琴’旁边，说道：‘喂！’没有一句回答接上来。‘那就快把钱还给
我吧！’我喊道。机器继续保持可疑的沉默。实际上，它是不会说话的呀！
当时，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又在键盘上拨了一下我已经不再有了的数额。
当我踩下踏板的时候，一个十分令人气恼的东西出现了。一条引着一连串
‘零’的电报纸带爬了出来。这只是一串‘零’而没有一句有益的话。被激



怒了的我开始用拳头打机器，接着又用脚踢它。但是，它并没有静息下来，
一些‘零’还是从那里往外爬。它使我这样暴怒，以致抓起盖壁炉的那个铁
炉，用尽全力，来砸那个电子忠告者。碎屑四处飞迸，纸带停住了，机器也
突然沉寂下来。我绝望地继续破坏着，直到不再有碎屑、碎玻璃和不成形的
金属线团落到地板上。我累得倒在沙发上，两手抱头，象一只受了伤的豹一
样哀号起来。
我诅咒一切——从真空管咒到由她们组装成的电子忠告者。当这种发
作正在劲头上的时候，我一瞥我的机器留下的废墟，看见了一截带着一些字
的电报纸带。当我念到印在上面而电子畜生不愿意通知我的那些字的时候，
我差点没有发疯！纸带上是这样写的：卖掉我！把这些钱添到你所有的那些
钱一块儿，再从克鲁克斯兄弟公司那里买进一台经过改进的完善的机器——
Ｓ·摩登２号。”

“你说说，电子机器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话通知你呢？”秃顶的醉汉问
罗伯特。
由于听了这个惊人的故事，他的酒完全醒了：“也许它真的坏了⋯⋯”
“当然，它真该死！它不肯再把钱给我。它故意劝我把钱全部烧掉，以
免我出卖它。
只是它没有考虑到我的性格。因为任何一张报纸上都没有记载过。”
“真可怕！”穿燕尾服的知识分子有所察觉地说，“那么，它终归还是不
愿同你分开呢？”

“问题就在这里。它对我是很习惯了。最近，在我走运的时候，我就象
照顾新娘一样看护它。我给它蒙上漂亮的面纱。每天擦拭它身上的灰尘。甚
至我还买了一些棕榈，陈列在‘Ｓ·摩登１号’周围。它从我这里读到的报
纸，已不是三份，而是十份。结果却是这样！根据它所分析的政治经济形势，
我应该把它卖掉而买一台新的、改进过的电子机器——‘Ｓ·摩登２号’。
这个恶棍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而把我骗了。

”“原来，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呵！”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意味深
长地说道，“连电子机器都不能相信⋯⋯”
大家心情沉重地散去了。罗伯特最后一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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